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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腰如缦带萦回，檐牙似飞鸟高啄。花树交错间，如绿云影内织彩霞，掩映着宫殿楼宇无数。皇宫一如既往地繁华热闹，既有江南的清丽蕴藉，又不失皇家的尊贵堂皇。

景安宫前，数百名宫娥美人莺莺燕燕，簪玉蝉花钿，着金缕绣衣，蹑蹙金珠履，步步生莲地穿梭于纹龙雕凤的朱柱金扉间，温柔含笑的轻言巧语，萦着春日的明媚气息迢递传出。

“清妩，江南人真的很健忘呢！”南雅意这么和我说着，微微地嘲讽。

我也不辩驳，只看着穿戴得花枝招展列队等着挑选的美人们，心里有点发苦。

的确，这样热闹的景象，委实看不出瑞都皇城刚刚易主。

偏安江南一隅的南楚朝廷，在一个月前降了占据天下过半江山的大周。南楚国君李明昌成了大周朝的南昏侯，带了几名宠妃迁出皇宫；未及带走的妃子美人们，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周朝的战利品；远比北方繁华富庶的瑞都，摇身成为大周如今的国都。

乱世中的女人，适应力总是特别地强。宫人们很快在新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而我早在宫破之前便和流落在楚宫中的周人南雅意交好，并随着南雅意的地位稳固而安然无恙。

当然，今天的选秀，是一场意外。

连南雅意也没想到，摄政王唐承朔，会传令集合宫中所有未曾侍寝过的宫娥美人，说要为大周嘉和帝以及几位皇亲择妃嫔。令谕传出，举宫惊动。亡国宫奴翻身成为皇家贵戚，一朝飞上凤凰高枝，正是绝大多数女人的梦想，出现这等盛况，也便是意料中事了。

可雀屏中选，并不是我的愿望，也不是南雅意的愿望，或者说，不是嘉和帝唐天霄的愿望，所以，落选是意料中事。

我的五官很周正，可再厚的胭脂，也掩不住肤色的黯沉粗糙，发上簪的一朵硕大牡丹，更衬出妆容的俗不可耐；南雅意倒是不施脂粉，清丽脱俗，只是唇色极淡，不时掩着嘴咳嗽几声，解衣检查时更有一股难闻的异味传出，令检查的老宫人忙不迭地掩鼻挥手，令她快快出去。

两人在宫人们幸灾乐祸的眼光中一脸沮丧地离了景安宫，走到大道上，才对视一眼，爆出不可抑制的大笑。

静宜院，皇宫角落最不起眼的一处小小偏殿，形如冷宫，正是我和南雅意的临时落脚之处。

可靠着陈旧窗棂的一张软榻上，正半卧着如今大周朝最尊贵的男子。

或者说，名义上最尊贵的男子。

“皇上！”

南雅意领着我，微笑拜倒。

“起来说话吧！”

唐天霄也不抬头，修长的手指轻勾，白瓷酒壶中的美酒沥沥而下，刚好将右掌中的酒盏斟满。他一饮而尽，舒适地叹一口气，似在回味着舌尖的酒香。

衣饰平凡，举止慵懒，斜挑的凤眸带着点溺于酒色的迷离，这个少年帝王容貌俊秀，举止优雅，却没有半点王者该有的凌厉和高贵，文弱得像江南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江南士族子弟。

南雅意站起身来，挥了挥手。

我立时明白，忙取来滚水和茶具，看着她熟练地装茶、烫杯、热壶、高冲、低斟，一边泡出清香四溢的茶水，一边和唐天霄说着话。

唐天霄接过茶盏，捏了捏鼻子，笑道：“还真难闻！”

茶很香，难闻的自然是南雅意身上的气味。

她自己嗅了嗅，微笑道：“还不是皇上送来的好东西！真不明白，不是说为皇上择妃么？皇上怎么不许我们入选？”

“你们还真以为在为朕择妃么？”

唐天霄笑，冷冷的讥嘲一闪而逝，很快又转作了不以为意的懒散，“朕么，年纪小了些，总得先尽天重大哥挑了，才为朕择妃吧？”

“康侯唐天锐？摄政王的嫡长子？”南雅意惊呼，“纵然他年长些，到底……尊卑有别吧？”

她这样说着，声音已略略低下去，带了些微的迟疑。

唐天霄之父武帝唐承元十年前英年早逝，诸弟争位，曾经一度让周朝大乱。唐承朔趁势联合了宣太后，立了九岁的唐天霄为帝。经过十年的清洗和权力制衡，如今的朝政大权，已尽数落于摄政王和宣太后手中。

唐天霄年近弱冠，虽贵为天子，每日不过狩猎游玩，连御书房都极少去，更别说处理政事，披阅奏折了。

我明知唐天霄做不了主，忙上前为唐天霄捶着腿，微笑道：“清妩倒瞧着那些美人长得很是寻常，比雅意姐姐不知差了多少呢！”

唐天霄微笑，敲了敲我的额，“就你这妮子会说话！别人朕也管不了，不过……朕总得留个地方，听听琴，喝喝茶吧？”

外面传来了小内侍低低的口哨，正是催促他回宫的讯号。

唐天霄明亮的眸子黯了一黯，抬睫望着梁间早已褪色的蟠龙藻井，出了片刻神，忽然“嗤”地一笑，将饮了一半的茶盏掷出，清脆地碎裂声响起时，他已振衣而起，拿起门口的一支钓杆，潇洒走出了屋子。

静宜院的旁边，有道清溪流过，掩映于密林深深中。

嘉和帝唐天霄是天下第一的闲散帝王，狩猎倦了，忽然便爱上了垂钓，时常带着钓杆在幽静的溪畔消磨着漫漫长日，以能在当天吃到自己钓起的鱼儿为乐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静宜院中有个南雅意，容貌出色，能歌善舞，是唐天霄乳娘的女儿，更是他幼年便相识的红颜知己。

两年前，大周为惑乱南楚朝政，送了十名美女给楚帝李明昌，不知有意无意，竟把南雅意一并送来。她从入宫第一天起便重病在身，无法侍寝，备受冷落，几乎连温饱都成问题；我在一年前注意到她后，一直暗中加以接济，并以姐妹相称。

等大周占了瑞都，唐天霄在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她，而我紧随在她身边，被一起安置于静宜院中。

南雅意才华横溢，吟诗下棋弹琴唱歌无所不精。我则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只知愚钝地微笑着，为她喝彩鼓掌，遂在乾坤颠倒的混乱岁月中，安然无恙地过着我平静如水的日子。

隔了两天，叫人打听那次选秀的结果时，选出的美人并不少，果然都如愿攀上了高枝：唐天霄多了九名婕妤以下的妃嫔，另有二十一名分别赐给了唐天霄的四个兄弟。

倒是康侯唐天锐，虽然曾亲自去看过那些美人，但并没有从中择去任何一人。

南雅意便有些郁闷，唐天霄再来时，言辞之间，便流露出抱怨来：“皇上是不是不乐意我成为你妃嫔？”

唐天霄眼角挑起，带了抹调侃懒洋洋地笑道：“怎么？真想做朕的妃嫔了？”

南雅意不答话，走到琴案前，丝弦轻挑，却是一曲《鹊桥仙》。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当真不求朝朝暮暮？

幽幽如诉的琴声游走于空旷的陈旧屋宇，连窗扇上的如意连环青琐花纹都萦出了一丝感伤。

可唐天霄闭着眼眸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，淡黄色的长长袍袖垂落地间，仿佛睡着了。

南雅意的眼圈便有点红了，一向明朗的笑容也黯淡下去。

我正感慨着唐天霄不解情趣时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
“那九个美人，是母后为朕挑的。朕虽一一见过，可没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人名字，更没记住其中任何一张面孔。”

他坐起身，品啜着南雅意泡的好茶，徐徐说着：“你当真愿意成为其中一位么？”

提到宣太后，南雅意脸色发白，住了琴音，一言不发地将纤纤十指拍在琴弦上。

唐天霄望向南雅意，眼底漫过怜惜，轻叹道：“你若真想长留在朕的身畔，朕也不会委屈你。现在分封的，都是位份低的妃嫔；等朕立后时，朕会按自己的心意另册一二品的妃嫔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，没再说下去，含义却已明显。

他身为帝王，并没有权力按自己的心意册后，只希望能所有人的眼睛盯在皇后位置上时，悄无声息地册封一两个自己喜欢的妃子。

南雅意双颊泛红，一对杏眸却已在明媚艳丽的面庞上流溢出宝辉般的辉光来，耀眼夺目得可以压倒御花园的灿烂春光，映亮了陈旧的屋宇，与皇城未破前的满脸病容一脸颓丧判若两人。

她握紧了唐天霄的手，用很低的声音清晰有力地吐字：“雅意相信，皇上早晚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！”

唐天霄略一仰头，长发如墨散落。他不以为意地轻笑：“傻丫天，这天底下，还没有人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！”

他端过空酒盏，举向我；我忙为他斟满。他饮尽了，才微笑道：“你看，摄政王和朕那天重大哥，父子俩赫赫扬扬，总是一手遮天，势不可挡了吧？可唐天重照样坐立难安，翻遍整座瑞都也找不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！”

南雅意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女子？难道……几天前在宫中选秀，就是为了把宫里的美人都找出来，让他检查有没有那个女子？”

“他没有找到。”唐天霄立起身，端着酒盏站到窗口，快意说道，“那女子据说原来是当时的杜太后宫里的，名字中应该有个‘碧’字。可惜杜太后半年前死了，宫娥四散，这女子也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。为了找到这位天仙似的女子，唐天重进入宫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名字中带有‘碧’的宫娥全请入了摄政王府，后来疑心是不是给派去为太后守陵了，特地又亲自去了一次杜后的陵墓。呵，朕原来倒也不知，这位堂兄居然是这样的痴情种子！”

“哦，他不知道这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么？”

“对。”唐天霄又将空酒盏递向我，让我帮添酒，“他只是见了这女子一面，拣了人家一条丝帕。据说，那条丝帕上绣了一个‘碧’字。”

心脏仿佛突然被人提起，我愕然地止住呼吸，脑中一阵轰轰作响。

“清妩！”

恍惚有人唤我，接着手腕被人托起，忙定神看时，南雅意正急急从我手中取过酒壶，唐天霄则丢开满溢的酒盏，忙着拂拭袖上的酒水。

“皇上恕罪，陛一恕罪！”我忙俯身叩头谢罪，额间已有细细的汗水渗出。

“起来吧，没事。”唐天霄虽对着湿漉漉的袍袖皱眉，可向来不拘小节，又和南雅意亲厚，宽恕我的无礼正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但下一刻，他已皱起眉，“你莫非……知道这女子的事？”

南雅意也疑惑起来，一面拉我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咦，对啊，清妩，你原来不就是杜太后宫里的么？”

我总算冷静下来，唇角勾一勾，浅浅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忽然便让我想起一位死去的姐妹了。”

唐天霄平常和我们姐妹说笑，向来散漫不羁，连唇角懒洋洋的笑容都很少消失过；但这一刻，他忽然盯住了我，眸光幽深而锐利，“什么姐妹？”

我有些头皮发麻，口中却已轻叹：“那位姐姐……名唤宁碧，也是当时杜太后的贴身侍女。生得漂亮，也聪明，诗词歌赋都会，哄得太后可欢喜呢！可惜天不假寿，几个月前生病死了。不过这宁碧姐姐从不出楚宫，怎么会认识大周的康侯？”

“死了？”唐天霄又恢复了懒懒的笑，往榻上一靠，优雅地将腿交叉在榻上，取过酒来继续喝着，居然吐出了这么一句，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”

明明挺伤感的一句诗，被他用这等带了薄薄醉意的口吻潇洒念出，莫名地便多了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
在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南雅意跟前，他不用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
所以，见面一个多月来，我看到了一个外表平庸无能的少年帝王，不经意会伸展开凌厉的芒刺，偶尔又会流露出孩子般的委屈和不甘来。

南雅意那双美丽的瞳仁倒映着的意中人，则是一只敛翅蜇伏的九天鹰隼，更是一支跃跃欲出的锋利宝剑。

而我只是继续着我平凡的旁观者生涯，看着皇宫一幕接一幕的激烈闹剧，看着才子佳人们出众的才情谋略，也看着他们演绎自己精彩的爱情，默默数着自己虚度的似水流年。

如果我的生活，能像流过静宜院旁的溪水般安静，其实已是我求都求不来的幸运了。

皇宫，皇权，波诡云谲。

从来都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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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向认为自己有很强的适应性，连楚帝率百官降周的那天我都能躲在南雅意的简陋宫室中，和她相互取暖，安然入睡。

可这一晚，我在床榻上辗转了半天才勉强入睡，脑中恍恍惚惚，只有洁白丝帕上一针一线绣着的“碧”字，像扎在了心口，挥之不去地疼痛着。

梦里还在疼痛，疼痛地抓着那条丝帕落泪。

德寿宫前的莲花池，是我最流连的地方。轻轻漾着的水面，敛住了一天的清澄月光，连月亮都在粉白的睡莲边摇荡，像谁在幽幽叹息。

往年最珍爱的白莲早已凋谢，再盛开时，也已不是原来的那一支。

坐在汉白玉的石桥边，执一杆竹笛，吹彻了水间月影，碧莲清香，也吹得自己一脸凉湿。

抽出丝帕，擦拭着白天不肯流出的泪水，看着那水碧丝线亲绣的“碧”字被洇湿，正在出神时，那边传来了喝杀声。

抬起头，还未及察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池畔的阴影中窜出一名蒙面的男子，剑光凛冽，劈面而来。

惊呼，丝帕掉落地间时，我的脖中凉凉的，却没有感觉出疼意；那人只是握紧剑比住我脖颈，一双微凹的黑眼睛煜煜生辉，却泛着比流水更冷的寒意。

我不想死，也不想成为这人的人质，成为维护南楚皇家利益的牺牲品。

所以，我毫不犹豫地指住莲池，低声告诉他：“会水么？躲水里去，我引开他们。”

那人迟疑地盯着我，眼底的光辉时明时暗，变幻不定，忽然便撤开了宝剑，却将我的手臂一拉，迅速将我往怀里一带，紧紧拥了一下，在我耳边道：“我相信你。别哭了！”

他的声音低沉，沙哑中略带疲惫，却又莫名地柔和着，如此时……缓缓泻下的月光，与他高大的身形和满身的杀戾之气极不相衬。

没等我从他突兀的举止中回过神来，他便放开我，悄无声息地步下莲池，让水面将他淹没，连异样的水纹也很快在微风拂拂中消失。

我定定神，不等追赶过来的宫廷侍卫走到近前，便赶过去叱责：“你们在瞎嚷嚷什么？太后娘娘玉体违和，刚刚睡下，惊动了她你们担待得起么？”

领头的侍卫认出是我，吃了一惊，急忙解释：“刚有刺客奔过来了，我们正搜查着，一定安静着，不惊动太后。

我四周一望，皱眉道：“哪里来的刺客？我刚一直在这桥上，没见有人影经过。”

“那就一定没去太后宫中了！”

侍卫们即刻陪笑着，只在莲花池附近草草查看一番，便匆匆往另一个方向追去。

我只觉刚才那刺客身上的血腥和汗水似乎沾到了我单薄的素衣上，生怕这人再从水中钻出，又对我无礼，眼看着侍卫们离去，立刻奔回了德寿宫。

我没有再去查看那刺客的动静，也没顾得上去拣回那条绣着“碧”字的丝帕。

第二日打听时，刺客早就脱逃了，而我的丝帕也消失了。

再次从梦中的回忆里惊醒时，听着身旁雅意均匀的呼吸，我还在疑心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。

那刺客居然是大周的康侯唐天重？他还拿着那条丝帕锲而不舍地寻找着我？

算一算，都是快两年前的事了。

那年我十七，还记得月下抚笛，懂得思念和落泪；如今我十九，却连落泪都不会了。

我只会好脾气地浅浅微笑着，冷眼旁观楚帝的荒唐无耻，杜太后的悲愤无奈，楚皇室的分崩离析……直至在新的皇朝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，僵硬的微笑和我看不出本色的容貌一样，已与我如影随形。

恍惚了好一会儿，黯淡的窗纱已透出清亮的光线来。雅意半醒不醒，迷迷糊糊地问我：“清妩，是不是做梦了？晚上翻来覆去的，连我都给吵得没睡好。”

我含糊应了一声，她打个呵欠，侧过身又闭上眼睛。

我看她睡熟了，这才蹑手蹑脚起床梳妆。

有唐天霄的暗中照应，静宜院外面看来虽陈旧，但我们卧房内的陈设还算精致。妆台上的铜镜一尘不惹，在晨光里清晰地倒映出我的面容。

尚未涂上当年杜太后令人为我配制的秘药，我的肌肤细腻柔白，五官精致，尤其一对不需描画的远山眉，修长舒扬，自有韵致。

应该也算是美人了，能为自己和他人招来祸端的美人。可惜了一双眼睛，少年时灵动如溪泉，如今却已空空洞洞，像干涸了不知多少年的井。

仿佛又听到有少年在温文地轻笑：“婵娟两鬓秋蝉翼，宛转双蛾远山色。妩儿，人都说你的眼睛会说话，可我瞧着，你的眉也会说话呢！”

苦涩地笑了笑，我默默梳理长发，再也不知到底要等到哪一年，才会有人在满心满眼的空洞中，注入一池清泉。

日子继续平淡无波地滑过，而南雅意却时喜时忧，一天比一天坐立难安。

唐天霄年已十九，早过了大婚年龄。摄政王唐承朔最初以正对南楚用兵为由延宕，如今南楚已降，政局已稳，宣太后不想再拖，数度召见了几位重臣家的千金闺秀，表明立后之事已成定局。

唐承朔与宣后关系密切，甚至颇有些暧昧流言传出，到此时也不好再拦。于是下面所考虑的，无非是立谁为皇后而已。

嘉和十年四月，唐承朔和宣太后几经斟酌，决定册封大将军沈度之女沈凤仪为后。

沈凤仪虽是出身将门，容貌倒也出色，据说其母在生她前曾梦到有凤来仪，出世后遂取名为“凤仪”，相士更屡说她是大贵之相，如今得以册后，也算是名至实归。

我见南雅意愁眉不展，劝道：“姐姐，不管谁当皇后，只要性情过得去，姐姐有着皇上宠爱，自可安枕无忧。”

南雅意正拂拭琴弦，闻言丢开丝帕，以手撑额，轻声叹道：“性情？这沈凤仪，母亲是宣太后的堂妹，父亲是跟着摄政王打江山的心腹大将，你猜着她能有多好的性情？以前在北方时，我常见她在宫中来往，除了在太后和皇上跟前，对谁正眼瞧过？皇上的宠爱……单凭皇上的宠爱，就一定能护住我么？除非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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